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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八井子民俗园里摆着一副古老的弯勾
犁，看后不由使人想起了大庆地区传统古老的
农耕和运输工具。

北方松嫩地区的传统农业始于清光绪年
间，是从开发札萨克蒙荒开始的。计算一下距
今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了。

由于垦荒前，本地没有汉人居住。垦荒后，
部分来自关内的汉人在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
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的农耕工具。其中
旧式铁木农具有：

整地农具木制拉子、木磙子。
播种农具木制弯勾犁、木制耲(huaái)耙、木

制对劐（huō）子(用耕具划开土壤)、点种葫芦、
点种斗子、镐头。

田间管理农具锄头、扒锄、铁锨、犁杖、小镐
头。

秋收农具镰刀、垛钩、垛叉。
脱谷机具石头磙子、连枷、包米穿子、木叉、

木耙子、竹扫帚。
解放前，农业一直沿袭使用传统的旧式农

具：弯勾犁、弯勾锄、锹、镐、镰刀等进行耕作。
这里只介绍其中几种。

弯勾犁：也叫犁杖，是本地农民砍伐当地生
长的一种老榆树，利用树干自然弯曲度而加工
制作的。有一首民间谜语说：“南边来个老狸
猫，撅着尾巴躬躬腰”，说的就是木制弯勾犁。
犁杖，长约 5-6尺左右，“弓”型，榆木制成，犁前
有一块方形托木叫“犁托托”，农家教新犁手常
说：“扶犁看托托，娶媳妇看哥哥。”由此可见，它
是弯勾犁上的导向工具。安装铧的部位称犁
头，其形与狗头相似，故称为“狗头”。“狗头”的
尾部叫“犁底”，与“犁底”和“犁辕”尾部斜置一
四尺长的木杆叫“犁后梢”，梢有“舵”之意，是农
夫掌握犁杖的主要工具。“狗头”上有一块斜立
的下宽上窄的硬木板，叫“犁箭”，“犁箭”上有一
个限位用的方木条，叫“好汉桩”，“好汉桩”下面
有一块斜面的中间有缺口的木块叫“犁梭”，它
是调节深浅度的。犁杖前有个挂套的横木杆
子，叫“耍杆子”，两匹马拉犁放 3 尺的“耍杆
子”，三匹马拉犁放 5尺的“耍杆子”，“耍杆子”
前还要挂两个叫“小吊棒”的拴套工具。“耍杆
子”与犁之间有两三节扁圆形的铁钩环相连，俗
称“千金钩”和“千斤环”。备铧是个技术活，太
深不行，太浅不中，也不能偏了。“犁铧”发挥作
用如何，关键在于“备铧”手艺高低。自垦荒之
日起，弯勾犁就一直是本地农民最主要的生产
工具，垦荒地有 90%都是弯勾犁开垦的。

耲耙：是用“工”字上梁、四个支脚柱，两条
脚和犁铧、犁箭等组成。主耲地用。

古时用弯勾犁主要是扣种：在犁铧上置犁
碗，一个来回为一回地，去时破茬、回为掏墒，在
原垄沟上形成新垅。把种子点在湿土上，滤粪
在垄沟内，覆土后压磙子。多用于种玉米和大
豆等。

用耲耙主要是耲种：用耲耙在原垄台上豁
沟。用“点葫芦”撒子在湿土上，滤口肥，踩底格
子，用拉子扶土，踩上格子。此法多用于种高
粱、谷子和糜子等。

有时也用弯勾犁“挤种”，俗称“一犁搅”。
犁铧上部捆一草把，破原垄台，施底肥，点籽于
垄沟，合成新垄。此法多用于雨后抢种玉米和
杂豆等。

“点葫芦”是点籽用的工具，也是农民的一
大发明。选一个大葫芦，去瓤，里面装满种子，
再选一个锄把粗、三尺多长的空竹筒，也有用木
片制作的，后来发展到塑料管和葫芦连在一起，
是种子的通道。下面出籽口呈长方形，约 1.5寸
左右，出籽口常用几根细蒿秆作“筹”，“筹”的疏
密是控制不同种子的流量，出籽口下面绑着半
圈叫“胡子”，“胡子”是笤帚糜子或蒿草做成的，
籽粒通过“胡子”就均匀开了，不成堆。后来，葫
芦变成了长条布袋，它比葫芦装得多，又柔软，
容易背，但还是叫“点葫芦”。

“爬犁架子是由马或牛拉的，作用也不一
样。大集体时，生产队都有不少爬犁架子，用大
小几根木棒制作而成，是个长方体状，长约 5
尺，宽 2.5尺，高约 2尺，用三匹马或两头牛拉着
都行，架上只放种地用的犁杖、种子、化肥、粪
筐、铁锹等。一般不坐人，惟有下雨时，偶尔有
懒汉背着队长，偷坐在爬犁架子上。

“木头磙子”的作用是点上种、合上垄，压地
保墒用的工具。磙子是用榆木或杨木做的，粗
细均匀，径直 1尺左右，长约 5尺，周边围个大
木框，两边安有铁轴，轴是用二齿勾齿做的。一
般都套一匹马或一头毛驴来拉磙子压地，一趟
正好压两条垄。后来有了镇压器，木头磙子才
渐渐退出田地。

“木头拉子”是用两块木板制成的，木板宽
约 1尺，长约 1.5尺，把两块板一头用铁条拧在
一起，并留下漏土的缝隙。那形状和“牛样子”
非常相似，然后在拉子上固定立一根 5尺左右
长的木杆子，人扶着用。然后用两条绳子在木
板一边系一条，呈“Y”字形，另一头系在犁杖后
面，人扶着杆，跟着犁杖走，拉子就把点完籽的
垄合上了。扶拉子人的后面还有个人，空着手
跟着走，那就是踩“格子”的，把拉平的垄沟用脚
踩实，以防跑风，并起到保墒作用。

到上世纪 70年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
拖拉机数量的增加，逐步引进了拖拉机配套农
具，如单铧开沟犁、播种机、中耕机等。80年代
后，农机具品种开始向多种系列发展，适合当地
的灭茬机、联合整地机、播种机、园田管理机等
机具成倍增长，作业领域涵盖灭茬、翻地、深施
肥、起垄、播种、机械收获等方面。旋耕机、中耕
机普遍应用于水田，农副产品加工中的脱粒机、
粉碎机、水泵、小电磨、喷药机、花生摘果机等机
械也有大幅增加。原有的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
都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北方传统农耕工具
杨满良

春天到了，山儿绿了，花儿开了，鸟儿来
了！地质队的人儿又要出野外了！一晃儿，我
已经离开地质队整整 20 年了。真是时光流
水，日月如梭啊！每当夜深人静，亦或是一个
人发呆的时候，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就会在
眼前浮现，久久不会消逝！

1988年春寒料峭的季节，冰雪尚未融化，
我们分队的 20多人就从哈尔滨奔赴兴安岭腹
地的呼玛县三卡乡。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地
区寻找砂金。三卡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大屯
子，绝大多数以种地为生，日子过得也蛮红
火。这里没有交易市场，只有两家个体食杂
店、三家豆腐坊和四家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客
栈。为了不打扰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在距乡有
十多里的一片撂荒地的边上搭起了几座帐篷。

这地方颇有点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
无车马喧”的味道。从早到晚就我们这一帮
人，虽然少了点生气，倒也清静安全。然而往
这一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困难，主要是生活
方面的，少量的小来小去的东西在三卡能解
决，要想多买一些，以及青菜、猪肉等就要开车
到百里之外的黑河了。晴天还好，北京吉普一
溜烟就干出去了，雨天可就遭殃了，从驻地到
省道的几里地吉普车干顾涌也走不出去。

当时，我们两天不去三天早早的往黑河
跑，去一趟也不敢多买，因为天太热什么也放
不住，那会也没有冰箱。那年偏偏雨水特勤
快，天就像漏了一样一下没完没了。有一次一
连拉拉了十来天也不开晴，我们只好靠土豆炖
黄豆和咸菜维持，整得十多人跑肚拉稀。俗话
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屎，这么一来工作只得
停下来。后来连土豆黄豆都要吃光了，雨还没
有停的意思。大家实在挺不住了，就向老队长
发牢骚，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干脆收队算了。
我是食堂管理员，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后

来，我和队长一商量，干脆我带几个人上三卡
背豆腐去。我们穿着雨衣，大水靴，拎着水桶
顶着小雨出发了。五里多路一步一滑的，来回
用了好几个小时，有时不小心滑倒了，弄得一
身泥水不说，豆腐还撒了。

在那段日子里，大家最爱听最关心的节目
就是天气预报，每天一到点我们就围坐在那台

“红灯”牌收音机周围。有一天晚上，当听到第
二天多云转晴的时候，可把我们乐坏了，大家
欢呼雀跃就着咸菜开怀畅饮，折腾到半夜。

第二天老天真的露出点笑脸，但路还相当
泥泞。可是为了分队的几十号人必须冲出去
了。然而汽车走了没几步便滑进了路旁的水
沟里，前加力也用上了，还是没扑腾出来。分
队只好全体动员，把车从水沟里抬出来，又推
着走完了五里地，直到上了公路。

从三卡到黑河有 150多公里，正常跑也就
三个多点。但这里都是盘山路，弯多坡急弄不
好就车毁人亡，所以司机们都特别小心，开四
五个点也是常事。在离黑河还有 20多公里的
地方有一条小溪，叫克郎河，河水直接流进黑
龙江。河上有一座十来米长的石桥，桥栏杆有
一米左右高。平时，河水就窄窄一条，但是由
于最近天天下雨，暴雨成灾，江水倒灌，石桥早
就没了踪影，就连路边的小树也只剩下个尖尖
了。河面有五六十米宽，浩浩荡荡的好不壮
观。过河的大车小车全靠一台链式“东方红”
拖拉机来回拽。我们赶到时，河两岸已排着十
几辆等待过河的汽车，拖拉机忙得不可开交。
当然，他们绝不是在白忙，拉一趟 50块钱，跑
个来回就是 100元。

到黑河时已是后半晌了，我们几个简简单
单地答对了一下肚子，就分头开始采购。我和
司机柳波负责副食方面的，包志民、陈国山买
生产方面的，几个人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出城

时已是夕阳西下了。我让柳波把车开快些，争
取天黑前赶到“克郎河”，否则，就可能回不
去。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越急岔头越
多。走了不到十里地，车便抛了锚，柳波鼓捣
了半天才修好，可跑了一会儿，排气管子又放
起炮来，你说气不气死你。没有法子只好又停
下来整。等我们“连滚带爬”来到克郎河时，天
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一切都晚了，再找那
辆守株待兔的“东方红”已不知去向。哗哗流
淌的河水一下把我们的满心欢喜冲到了爪哇
国去了。我们立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

一阵沉默之后，柳波先放了一炮：“豁出去
了，往过整。”我马上反对：“这黑灯瞎火的，车
扔水里是小事，万一掉下桥去，那我们不就全
玩完了！还是稳当点好，实在不行就回去，明
天再走。”谁也不吱声了，我知道，大家都不死
心，因为山上还有几十口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
们的下酒菜呢。

突然，包志民兴奋地说：“这疙瘩儿离村子
有十多里地，那两个小子肯定把车停在附近的
林子里，明天一早直接来。如果我们能找到车
就有办法了。”陈国山也来了劲：“对，我摆弄过
东方红，开它，玩似的。”我一想也是，先把车找
到再说。于是柳波和陈国山拿着手电在路左
边的林子里找，我和包志民顺着路右边摸索。
大兴安岭的夜漆黑漆黑的，非常的渗人，两个
人在一起还有点害怕，距离稍远一点就马上互
相叫一声，最难熬的是野外蚊子，大有不吸干
你的血誓不罢休的劲头，不一会儿功夫，浑身
就被叮得全是包了。然而谁也顾不了这么许
多，一门心思地找那个“东方红”。

大约过了半个来小时，柳波突然十分兴奋
地大喊两声，“找到了，找到了！”我和包志民立
刻寻着声音摸过去。“东方红”像头死猪似的躺
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两个家伙做梦也不会想
到会有人动他们的“摇钱树”，连发动绳子都
没藏起来。陈国山熟练地把“东方红”发动起
来。我叮嘱他，声小点，声音大了叫他们听到
就坏了。其实，这时已经大半夜了，他们大概
早已进入梦乡了。

车开到公路上，我倒犯难了，怎么才能摸
准水中的桥呢？如果没办法找准桥那不还是
白搭。这时，包志民已经开始脱衣服。我猛
然醒悟了，原来他是要亲自探桥。我拉住他：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包志民淡淡一笑：“没
事，我水性好，再说水也不会有多深，我试探
着往前走就是了。”我们拗不过，只好依他。
就这样，他在前边带路，“东方红”牵着吉普车
紧跟在后边，“突、突、突”地很顺利地过去了。

过河后，陈国山把“东方红”开到路旁熄
了火，拍拍车身说：“明天拜托你把今晚的事
告诉你的主人，就说我们谢谢他，不过这 50
块钱却不能让你转交了。”他的话把我们全逗
乐了。但我还是趁着天黑，悄悄地把 50块钱
塞进“东方红”的驾驶室。

夜过克郎河
关伟

在虎林市独木河附近的山坡上,有一高 400
厘米，宽 92厘米，厚 32厘米的石碑，花岗岩石
质，分碑头，碑身，碑座 ，碑头上有双龙戏珠图
案，碑身正面竖向阴刻“甘棠遗爱”楷书大字，其
右上方刻“恭颂虎林县监督绶若之德政”。

经考，该碑是 1997 年 11 月发现的，立于
1928年 6月，是虎林县第一区独木河一带居民
为当时该县知事赵光印所立。

赵光印，生于 1875年，辽宁海城县人，1920
年 10 月 29 日被委任虎林县知事，他积极发展
对俄贸易，多次赴俄交涉减轻商民负担，重视
教育，开办学校，禁种大烟，鼓励村民开荒种
地……

虎林市德政碑小考
胡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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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沙万里戍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
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

曾渡雄俄十万兵，沿江布阵势纵横。
无端一夜萧萧雨，疑是当年饮马声。

黑龙江上又秋风，漫说当年汗马功。
多少兴亡多少恨，浪花淘尽几英雄。

飒飒西风卷暮涛，大江西畔好停桡。
至今凭吊浮尸处，犹说红羊劫未消。
这一组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流传甚广，充

满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边塞诗篇，在 40年
前我刚刚涉猎黑龙江地方史的时候，便映入了
我的眼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但发现
该诗的作者竟然出现了三个作者的名字。一
说是边瑾，一说是琢如，又一说是曾任瑷珲副
都统的姚福陞，而且诗的题目均作《龙江吟》。
我想一组诗绝对不可能有三个作者，然而要考
证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必须了解诗的内容。只
要一看组诗的内容，便可以清楚地知道《龙江
吟》写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庚子
俄难”，沙俄侵略者血洗海兰泡、火烧大黑河
屯，将江东六十四屯中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强
行赶至黑龙江中杀害的历史，我想他肯定与瑷
珲有关。于是带着疑问，详细查阅了民国九年
《瑷珲县志》卷十二艺文志，得知此诗确为边瑾
所作。《艺文志》中全文收录了这四首诗，诗的
落款清楚地写道：“右诗呈琢如仁兄一粲并希
削正。弟边瑾未订稿。”于是我写了一篇《对
〈龙江吟〉一诗作者的考证》的文章发表在《黑
龙江档案》1997年 3期上。

2015年我偶然间在互联网中惊奇地发现
当年 4月黑河历史学者刘城、盖玉玲等人经过
多年的不懈搜寻、追索，终于与边瑾长孙边洪
涛、重孙女边薇取得了联系，获得了边瑾的孤
本诗集《龙沙吟》的稿本复印件。全书为小楷
书写，共收录边瑾诗作 32 题 63 首，而所说的
《龙江吟》四首就赫然收录其中，只不过所说的
《龙江吟》组诗在稿本诗集中标题却为《龙沙
吟》。整部诗稿名称，仍以《龙沙吟》命名，足见
边瑾对这部诗集的重视程度。

《龙沙吟》稿本回归到诗集创作和诞生的
发源地瑷珲，回归到黑龙江，终于免去沧海失
珠之憾。无论从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
值来看，《龙沙吟》它都是一部反映和记述瑷珲
历史、黑龙江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一部
难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龙沙”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班超传》
赞曰：“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章怀太子注曰：

“谓葱岭、雪山，龙堆、沙漠也。”以后诸家皆认

为“龙沙”在西不在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
《龙沙纪略》的命名说得非常清楚：“始误以龙
沙为一地，而诗家遂沿为塞外之通称。式济记
东北事，而以‘龙沙’为书名，盖沿用旧文之
故。”在方式济的笔下龙沙则指东北地区，后来
逐渐指黑龙江地区。作者用“龙沙”命名诗集
而未用“龙江”命名，可以看出边瑾心中有着
更深刻的政治含义，笔下彰显着更深远的历史
视野。

据民国 9年（1920年）《瑷珲县志》和相关
档案资料记载，边瑾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
生在河北任丘一个名门望族之家。

边家，自明清以来科第不断，绵延数世，名
人辈出，故顺天乡试有“无边不开榜”之谣，时
人将边氏比之为“六朝王谢”，其声誉之隆可见
一斑。在明清时代任丘历史上的边、李、刘、
高、郭、舒、闵、谢八大家族中，“边”姓排名第一
位，边瑾正是出生于这样的诗书礼仪之家。边
瑾曾叔祖边毓仑为晚清秀才，曾任奉天盐厘。
受家风熏陶，他自幼苦读诗书；到青年，经史子
集无所不通，尤擅诗词。另外边瑾的表叔任丘
诗坛领袖李子仁也对其诗词创作产生了很大
影响，在他的提携下，边瑾诗艺大有长进。也
为其在瑷珲期间的诗歌创作打下了良好基
础。边瑾生活的年代恰逢清末民初社会交替、
事态纷繁之际，但他却勤苦好学，博闻强记，文
采出众，并在北京学过满文，这为其后来在瑷
珲从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基础。约在民国 4年
(1915 年)边瑾与其岳父周岱龄及两个弟弟来
到瑷珲从事教育工作。是年，库玛尔路鄂伦春
第一小学校成立，小学设在宏户图屯（今爱辉

区新华农场附近），劝学员为鄂伦春族佐领吴
来忠，共有学生 30人。民国 5年，边瑾被黑龙
江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朱庆
澜聘为小学校长。边瑾任校长后，从基础的
汉、满文化入手，积极组织开展鄂伦春启蒙教
育，使鄂伦春人文化素质得到了较快的提升。
民国 6年(1917年)，呼玛尔路协领徐希廉在查
阅宏户图小学时，对办学非常满意，赞赏道：

“其校长边瑾教授有功，鄂民同声赞美，而学生
均渐进步，汉语亦多通晓，揆其化道鄂民之法，
果宜先从教育入手。”并云：“此番到山挨名考
究，颇有进益，其愚钝者固有，而聪明者实居多
数，当经宣讲上峰之德意，国家之培植，再三勉
励，用心向学，莫不踊跃遵聆。”后来边瑾还担
任过瑷珲高等小学校校长。边瑾在瑷珲约工
作生活达 10年之久，为发展黑龙江边疆少数
民族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边瑾卒于民国 25
年（1936年），终年 51岁。

边瑾在瑷珲从教之余，不但熟悉了瑷珲的
山川风物、民族风情，更熟悉了瑷珲的人文历
史，同时他还与地方官吏、文人墨客，以及鄂伦
春少数民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满怀着家
国情怀，深深地爱上了瑷珲的一山一水、一草
一木，山水人文都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
倾注了无限的深情。《龙沙吟》整部诗稿都洋溢
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弥漫着神奇的边风塞
月，展现了鲜明的民俗风情画卷，凝聚着深厚
的亲情友情。

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边瑾是继流人吴兆骞
之后流寓黑龙江的又一位边塞诗人、爱国诗
人。

边瑾和他的边塞诗稿《龙沙吟》
柳成栋

当第一缕春风吹绿北方的细柳，北方的大
地便生机勃勃。

徜徉在春天的田野，看莺歌燕舞，赏漫山杜
鹃，最令人欣喜的是又可以采摘美味的山野菜
了。蒲公英、山韭菜、还有荠菜……很多很多，
那么翠绿，那么诱人。精挑细选采摘了一筐，回
到家里，做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蒲公英包饺
子，山韭菜炒鸡蛋，荠菜煲汤……山野菜的盛
宴，美味极了！

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各种反季节的蔬菜琳
琅满目，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季，黄瓜，菠菜等也
能买得到。但人们吃了一冬的反季节蔬菜，对
野生野长的山野菜倍加青睐，它们成了难得一
品的美味，纯绿色食品，营养丰富，而且蒲公英
被称为是食疗的佳品。

记得童年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山野菜也是
一种幸福，那种幸福的感觉每每回味起来还是
挺甜蜜的。会想起母亲，想起久违的家乡，还有
家乡蜿蜒的小河。我们那时只吃山韭菜，别的
野菜不敢吃。山上的山韭菜很多，一片一片
的。我和同伴们比赛，看谁采的多。山韭菜生
长在低矮的树丛里，低矮的树长满了新叶的芽
孢，山韭菜就长在它们的下面，形状与家韭菜相
近，就是瘦弱了点儿，可能是风吹日晒没人心疼
的缘故吧！因为很多，所以一会儿就能采满筐。

“妈，我回来了！”每次采菜回家，我就会这
样呼唤母亲，母亲便兴奋地接下我的筐，细心地
把它们清洗干净，切碎，打几个鸡蛋，放上佐料，
搅一搅，和面包饺子。那时生活贫困，平时总吃
玉米面窝头，咸菜，很难吃上一顿饺子。吃着香
喷喷的山韭菜馅的饺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感
觉特别香！

慢慢地，我也长大了，随着人们对山野菜的
认可，我也懂得了能吃的山野菜种类很多。我
最喜欢吃的除了山韭菜，还有就是被称为“广东
菜”的山野菜。从书上了解到它是蕨类植物，具
有抗癌功能。什么功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排
骨炖在一起吃，非常美味，堪称一绝。所以我和
同伴们每到春季五月中旬就去采摘。这种菜在
我们这里喜欢长在山上朝阳的地方。穿过一条
宽宽的小河，爬上山坡，啊！蓝天白云，衬托着
绿色的青山，真漂亮！再看看脚下漫山遍野的

“广东菜”的老秧，心里非常惬意。踏进绿色的
草丛，扒开枯黄的老秧，下面就是嫩绿的“广东
菜”了。我当时是非常高兴的，兴致勃勃地采摘
着，心里想着带回家去母亲会给我做得如何好
吃。哼着小曲，采摘着心中的美味，那种感觉只
有自己能切身体会。正在忘乎所以地忙活着，
突然看见一株“广东菜”已经长得很高了，那么
绿，又很胖，粗粗的径，可爱的毛毛头冲着我笑
……我毫不犹豫地奔了过去，刚想采摘，发现菜
的旁边盘了一条蛇，一条手腕般粗的松花蛇。
它缓缓地动了，天哪！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赶快离开。可是我的腿怎么也挪不动了。第一
次知道什么叫“吓得腿软了”。没办法，下意识
地看着蛇，它昂着头，看了看我，好像懂我的意
思，慢慢地展开了身躯，离开了……

在回来的路上，太阳就要落山了。树上的
每一片叶子都写满了焦虑。“赶紧回家，太晚
了！”我的一个同伴说。所以我们就一起下山
了。路过那条河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迷路
了，找不到来时的便桥了，于是就决定淌河过。
河面很宽，有四、五十米。在淌河淌到河中央的
时候，我感到水在飞转，头很晕，不能控制，倒在
了河水里。水很深，已经没过我们的腰了，流动
得很急，冲力很大，与我牵手的那个同伴没能拽
住我，我就被水冲出了几米，幸亏我的同伴中有
一个勇敢的，又会水，快走几步把我拉了起来，
可是我的筐和菜都被水冲走了，十几岁的几个
孩子，眼看着筐和菜被水冲走，也没办法，能把
我救起已经是奇迹了，当把我救起的时候，我的
筐和菜已经被冲出很远很远了……

从那次起，我很少去采山野菜了。很多年
过去了，母亲也永远离开我了。

采山野菜
刘凤英

《
龙
沙
吟
》
手
迹.

“这黑灯瞎火的，车扔水里是小事，万一掉下桥去，那我们不
就全玩完了！”

边瑾像


